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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莹瑶：《春天的路线图》：与时代共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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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每一种花开/都是泥土，对雨水最持久的守望”，赵之逵在诗里写道。

赵之逵书中的每一首诗，都是对小石桥村最深情的守望。在漫长的沉淀之后，他的诗开花了，开成《春天的路线图》，那是一座斑斓的百花园，是脱贫攻坚胜利之春的图景。赵

之逵是一位对时代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诗人，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这春天的讯息，将它们记录在诗行中，每一句，都镌刻着时代的编码，而那或许是超越时间的力量。

“情源于诗”：青年时代的理性探索

赵之逵无疑是一位“年少成名”的诗人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便活跃于诗坛。1987年，19岁的他开始研习诗歌，1989年在现代诗社团大展中一举摘得“桂冠青年诗人”称号，

199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——《流动的光斑》，而当时他刚满24岁，是当年《玉溪诗丛》入选者中最年轻的一位。赵之逵青年时代的诗歌，充满了青春蓬勃的朝气。从事金融

行业的他，文字中展示出感性与理性的交织，尤以理性见长。譬如，在歌颂爱情之时，青年一般会醉心于爱情中的情绪的描画，但赵之逵却这样写下他眼中的“爱情”：“好比雪/

很冷的时候/心拧在一起/当阳光濒临/便各奔东西/这不是爱情/不是/爱情不是阳春雪//爱情是伞/是雨天潇洒撑开/晴天自然收起的/那份关心/是我们在林荫道上/默默地享受着的/

那种默契……”爱情，这一朦胧轻盈的情感，在他的诗句中被条分缕析，没有百转千回的婉转倾诉，没有欲说还休的青涩低语，也没有繁丽连缀的修辞，只有直面本真的勇气。金

融业的从业经历赋予了赵之逵理性的思维方式，他的诗歌抛却了轰轰烈烈的抒情，抛却了繁复驳杂的意象，他的作品立足于深刻的哲思，这让他的诗歌具有有着哲理美。

他早年的诗观是“诗源于灵、灵源于情；而情源于景、源于思。”是的，“情”与“思”正是他诗歌的灵魂。阅读他早年的诗歌，沿着思维的河流溯源而上，可以洞见青年诗人面对浩渺

人生的执着沉思。他常取材于身边的微小片段，以思忖每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。赵之逵以其掷地有声的诗句，叩问着这个世界，叩问着未来。

他探寻着诗歌感性文字之中的理性光辉，探寻能够“存下所有美”的哲学，而这正为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。这种以理性为诗的尝试，是赵之逵诗歌创作的源流，给予了赵

之逵诗歌更多的可能性。

十余年来，赵之逵一直没有停止手中的笔。他的作品，常常刊载于各大报刊，而他的作品也渐臻成熟。而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，他的诗歌在艺术创作上也发生了革新。

“相互成全”：他与玉溪眷眷情深

“2018年对我来说，是人生中不平凡的一年。受组织委派，我来到离城区近30公里的山乡，驻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。”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小石桥彝族乡小石桥村，成为赵之逵的

诗歌转型之所。他已然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年，他的笔墨不再指向内心的芜杂，而面向外在。他的“思”也从个人之“思”转向家国命运之“思”。这一扶贫经历，可视为一次精神上

的“返乡”，以此为契机，他重审玉溪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，扶贫工作者的身份给予其“他者”的形象，而亲历山乡生活又让他具有“在场性”。这恰到好处的“距离”让他反思诗歌创

作，在此，他的诗歌呈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，而其本人也被称为“扶贫诗人”。

赵之逵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云南诗人，云南这方湿润温暖的沃土滋养了他的蓬勃诗情，而他的诗歌也是回馈这方土地的赞歌。他曾言“相互成全的人生最美”，而他也与这方土地相

互成全。赵之逵的个人经验中，包孕着丰富的“地方知识”，它们被外化为赵之逵笔下的文字。赵之逵的作品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充满了“原生态的美”。他的作品展示出对土

地的眷恋与赞美，也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赵之逵的诗歌是面向大众，面向人民的，他的诗歌生长于玉溪，在诗歌的世界里，他相信万物有灵，他以一颗敬畏之心接触这个

世界，以热情洋溢的文字回馈这片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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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之逵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，他尽量用最朴实无华的文字写作诗歌。这些诗歌充分吸收了口语的特点，也具有云南山歌的民族气韵。它们是来源于中国云南民间的歌谣，它们朗

朗上口，适合口耳相传。赵之逵的诗歌多押韵，且歌且吟，音律和谐。他热爱传统诗词，多年的古诗词写作经验，让他的诗歌更具备传统的意趣，更侧重以“比兴”等传统手法作

诗，也让他的诗歌更具备音韵美。ang是他喜欢使用的一个韵脚，这样的韵脚高亢激昂，让他的文字具有适合朗诵的效果；而诗歌朗诵，也可以被视为诗歌民间化传播的重要形

式。他的诗歌是响亮的，是一首首献给新世纪的歌；他的诗歌是馥郁的，充满了来自第一线的泥土气息。他的诗歌就像一株烟苗，在泥土中沉睡了数十年，终于破土而出，抽出

新芽。

在意象的选择上，赵之逵的写作内容充满了南国风韵，他的作品是对生活本身的描摹，他笔下这些生动的细节，饱满得像南国雨林吸足了汁水。“风怕我们失去耐心/一次又一

次，用力掀起窗帘/提前赶来报信”（《风提前赶来报信》），春风传递春天的讯息，本是文学作品中的常见表达，但“掀起窗帘”的力度，就让整句诗活络了起来，好像窗帘在为

脱贫工作鼓掌；“叶的背阴处，那些久缠于心的难以释怀/终会在向阳的一面打开”（《山音》），植物在向阳面开花本是似乎无足挂齿的常识，但“纠缠于心的难以释怀”，便点亮

了诗句，恍然那些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人，终于在某个时刻露出笑颜；一座不起眼的山峰“从不伪装/原谅了说变就变的天气，放任那些/曾经细心呵护过绿色和花、而今身残影单

的薄膜/在任何岔道，随意、随风游荡”（《风向》），这样的山似乎随处可见，但在诗人笔下，这座山就如一位圣人，包容着这里的生灵，包容着人迹。他的诗歌宛如手绘的云

南玉溪地图，每一笔都深情款款，色彩缤纷。

而在情感的表达上，诗人往往采取直接抒情的方式，将情绪层层进展到高潮。这让他的诗歌具有感染力，充满了力量：“不屈的农民，把土地中拢起来又/陷下去的那部分，再次

拢起/并用脊梁挡住灼烤，又植下新绿”（《生命》）。如同农民情系土地一样，他以饱含敬慕的目光看待土地上的人民，他耕种着脱贫的田野，而诗歌便是热烈的新绿。诚如忧

子在评价他诗歌之时所说，他的语言“保持着一种温厚纯粹的生命底色”，于是他笔下的场景就如油画一般被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，具有平实而温暖的力量。

“诗言志”：面向时代的“盛世之声”

赵之逵的笔，沿着他的进山之路，在每一寸土壤上耕耘。他这样落笔：“刚进山/便收到了花开的消息”（《进山》）他这样写道。这里的“春天”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春天，更象

征着以作者为代表的驻村干部将脱贫致富的“春天”带进了山乡。自记忆深处，到眼前，诗人的笔墨紧紧簇拥着这片土地的往事与现状、坚守与变迁。乡村题材一直是诗歌的热点

题材，但赵之逵的诗歌跳脱了吟咏乡村美景的一般描绘，给乡村增添了“人”的气息。“我”通过脱贫工作与自然产生互动，生活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。他所写之景物，无论是谦

逊垂头的“玉米须须”，还是“啄去了菜虫、斑斑点点的健康蔬菜”，或是“开出了围栏的三角梅”，都以小切口，呈现生活的点滴思考，好像一幅幅纪实摄影作品；无论是记叙的“回

家过年”还是“脱贫攻坚会议”，都记录了一个个生动的生活片段，好似日常纪录片的场景。这些脱贫的细节，只有一线工作人员才能掌握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“思”是赵之逵始终如一的精神脉络。延续了青年时代的理性思考，他的诗歌常常以由物及人的感悟入手，敷衍成篇。但个人情感何以与时代共振，成为赵之逵的

艺术探索之一。他向中国“诗言志”传统致敬，将传统的文人使命融入自身的创作理想。诗歌对社会生活的介入，是自古以来的文化血脉，而具有浓厚现实意义的诗歌，流传为绵

延千年的“诗史”。赵之逵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诗人，以诗为载体，表达时代的脉搏，正是赵之逵诗歌所追求的。他积极以诗歌记录政治活动，在他的笔下，一次次小小的考察，

一场场脱贫的会议，都成为了赵之逵的素材。不同于“寄情山水”的悠然闲适，赵之逵的笔有着直面真实生活的果敢，剥去纷乱迷蒙的外衣，文字直指许多被他人文学之网筛去的

东西：平困户建档、烤烟的栽种、入户访贫……赵之逵的笔，讲出了美好的“玉溪故事”；如其所言，在盛世之中，发出了正能量的声音。

概览当下，“扶贫”主题的文学作品掀起高潮，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、小说作品迭出。云南玉溪的不少诗人也加入“扶贫”诗歌创作，形成云南独特的文学生态。以诗歌的方式言说

“扶贫”，事实上有一定的难度。诗歌是一个具备高度抒情性的文体，如何让它成为扶贫工作的忠实记录者，需要平衡“叙事”和“抒情”之间的关系。赵之逵创造性地将“工作手记”艺

术化，单首诗歌散点式的抒情与组诗线性的叙事相结合，诗歌之间遥相呼应，编织成一张扶贫工作的大网——如若单首欣赏则如春天一朵盛放的鲜花；若概览全书，则如春花满

园。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身份优势，他将个人化的“小叙事”同公众化的“大叙事”结合，个人经验成为为时代发声的焦点和起点。他将个人的悲欢离合升华为人民的生活百味，与时

代对话。赵之逵的诗歌擅长以微小的细节起笔，以个人的情感层层递进，卒章显志，与时代形成共振，成为时代的和弦。他的文字，不流连于个人的情绪和体验，而深入了最潮

流的前线。为此，作为语言创作者的诗人尝试以最新流行的社会口语语言入诗。以它们入诗是一个考验，如若把握不到位，会让原本完整的诗歌美感会像泄了气的热气球一般陨

落，但是赵之逵的诗歌对此作出了勇敢的尝试，诗歌就像唠家常一样展开，深入每一个家庭，深入细小的对话语境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赵之逵在工作中帮扶山村人民，而山村

人民也帮扶了他的语言创作。

赵之逵的诗歌以现实为底本，创作出了这本与时代共鸣的“大诗歌”。与现实生活如此接近的“纪实性”诗歌作品，在追求艺术性的过程中，如何不被现实桎梏，如何追求艺术之

境，是一大难题。赵之逵寻找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平衡，对诗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。这些细细裁剪的素材，灵活多变的诗句，正是赵之逵诗歌的脚印。在扶贫路上，他拾

掇沿途的风景，踏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蜿蜒山路。

原载《诗刊》2022年8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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